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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听说我丢了助力车

捶胸顿足，电话里狠狠嘲笑
和教训。他说你好歹也算有
点小名气，干的还是灵魂工
程师的勾当，这么做也不嫌
丢人，别人遇上这事，捏着鼻
子不敢吭声，你倒好，竟然还
写文章渲染。我被这劈头盖

脸的训斥弄糊涂了，不明白

为什么丢人，我确实丢了一
辆助力车，我确实心痛。

与朋友争了几句，朋友
说，这年头，混到现在，居然

还骑个破助力车，这还不够
丢人。没能耐自己开车，起码
也可以去拦个出租，有什么
必要不打自招，让全世界都
知道你只是个骑助力车的
主。再说了，不就是丢了辆助
力车，这多大的事呀。我申辩

说有了这车十分方便，朋友冷
笑，说走路更方便，既锻炼身
体，又环保和不污染空气。朋
友说，去问问骑助力车的人，
有谁没丢过，我他妈就丢过两
辆，气得都不愿意再买了。一
听这话，我乐了，原来这小子

真正来气的还是因为这个。
老婆下班回来，据实汇

报，既然朋友被偷掉两辆助
力车，我的损失基本上可以
打个对折。老婆说，本来嘛，

看你当时悲痛成那模样，至
于吗，我们单位一个人，也被

偷过两辆，而且两次也都是
和你一样，只锁前轮没锁后
轮。偷就偷吧，没人像你这么
大惊小怪。不由得想起前几
天去派出所报案，我很悲哀
地诉说，人家警察同志根本
不当一回事。

没有想到助力车被偷，
会有一系列麻烦。去过派出
所还不行，车管所有规定，必
须在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立
案，然后再到车管所挂失。挂
失了，还有半年刑侦期，然后
才可以补办新牌照。因为这

车被偷，又一次体现出有老
婆的好处，我住在城市的最
西边，车管所在城市的最东
边，结果除了第一次与老婆
一起去派出所报案，剩下的
事情都是她辛苦代劳。能者
多劳，助力车平时是我骑，车

主的名字却是她。
前些日子，广州的钟南

山院士电脑被抢，引起有关
部门高度重视，结果不到十
天，不但电脑完好无损地找
到，警方还“意外”查获了被
抢手机83部，查获被抢手提
电脑28部，报上因此有文章
强烈质疑，一个钟院士被抢，

会有多少“幸福”之人跟着
沾光。我的助力车当然不能
和院士的电脑相比，东西不能
比，人也不能比。无端地有些
奢想，有些一厢情愿，如果这几

日也有个钟院士似的人物助
力车被偷，说不定柳暗花明，我
的那辆助力车就会找到了。

跟人沾光总不会是什么
坏事，不过混到钟院士这级
别，肯定不会再骑助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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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苏童一九八四年相

识。当时他从北师大毕业，分配
到南艺任年级辅导员。一日，苏
童来找我，我不在，他便将那篇
著名的《桑园留念》的手稿从
门缝下塞进来。第二天我去南
艺回访，看见苏童正穿着球裤
和学生们在操场上玩篮球。这

之后，我们便成了朋友。
八五年，我在南京创办

《他们》，第一期小说栏中发
表了苏童的小说 《桑园留
念》，同期的小说作者还有马
原、李苇、顾前。我们三个
（我、顾前和苏童）来往频繁。
当时我们都很贫穷，属于同一
“阶层”。苏童常去我和顾前

家蹭饭，我们也不时地带着老
婆去南艺“聚餐”。

当时，我们都很想成名，很
想有钱，于是商量出一条“妙
计”：合作一个电影剧本。顾前
出一个故事梗概，苏童写一稿，
我写二稿。顾前只需于茶余饭

后动动嘴皮子也就完成任务
了。苏童则做苦力，天天从南艺
大老远地骑到我家，在那张我
父亲读书时用过的破书桌上奋
笔疾书。二稿我只写了几页，由
于不堪劳苦便半途而废了。

苏童来到南京，除认识我

和顾前，还结识了另一些朋友。
这些朋友更能切实地帮助苏
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
他的文学道路。不久，苏童离开

了南艺，调往《钟山》做一名小
说编辑。这之后，苏童的小说便

频频在公开杂志上发表，出书、
翻译、被改编成电影乃是题中
应有之义。这与苏童的天分自
然是分不开的，但他的努力和
选择同样也至关重要。突然有
一天，我和顾前发现苏童成名
了、有钱了。欣慰祝福之余，心

里不免酸酸的。
我们和苏童的来往变得稀

疏了，见面从每月数次变成每年
几次，甚至一年不见的也有。我
们在挑剔苏童“忘了老朋友”的
同时也时有反省：责怪“发达”
起来的一方是很容易的。

话虽这么说，但消弭隔阂
超越俗见谈何容易？因为隔阂
是确实存在的。就拿我辞职的
九三年来说，全年收入只有九
十元人民币，而苏童那年的收
入保守的估计也是我的一千
倍。顾前更穷。虽然后来我们和

苏童又见面了，但交谈时大家
都小心翼翼，生怕伤害了对方。

我们忍受的事情，苏童也
在忍受（我这么认为）。谁让我
们还眷顾着当年的友谊呢？说
实话，在那些年里他比我们做
得更好。对苏童的写作，我们还

时有微词。苏童对我们则一向
“全盘肯定”。他数次邀请顾前
到他家里去喝“外酒”。顾前出
第一本小说集时苏童欣然为其
写序。对我的“有事相求”，苏
童也从不拒绝。

是的，我和苏童的文学道

路是不同的，对文学的理解也
有相异之处。但这并不能妨碍
我对他文学天分的赞美，尤其
是他从不故作惊人之语、勤恳
认真的风度更是令我折服。这
由于文学结下的情谊是难得可
贵的。我和苏童并非“殊途同

归”，乃是“同途殊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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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洗脸，绞毛巾用力

不慎，造成腕骨骨折。家庭成
员在集体忧虑的同时，都笑
她，比豌豆公主还要娇嫩。医

生说，这其实一点儿都不好
笑。人体长期缺钙，就会引起
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容易
引起骨折。

骨质疏松的原因，当然
已经找到，那就是缺钙。而缺

钙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岳母
长期素食，固然会因为无法

从食物中获取钙质而造成钙
摄入量不足，引起骨质疏松。
但是，像我岳母这样的骨质
疏松，却是由于性激素分泌
衰退所致。老年人，当然不可
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春情荡
漾，看三级片也无法令身体里

的激素滋滋地冒出来。所以医
生通常对这样的病人采取注
射或服用激素的治疗方案。补
充激素不是为了让老年人兴
致勃勃地去谈恋爱，而是为了
阻制骨头疏松的进程。

但是用激素，也有极其

消极的作用。现在的医院，常
常滥用激素，小孩子发高烧
了，就打吊针，青霉素庆大霉
素大剂量上去，还要加入激
素类的药物地塞米松。地塞
米松一到，烧立刻就退了，医
生的形象就会在患儿家长心

中高大起来，可以与华佗扁
鹊齐名。然而孩子用多了激

素，发育人为提前了。并且女
孩子们粉嫩光洁的唇上、背
上、手臂上，会因此长出粗黑
的茸毛，别提有多煞风景了。
而为了对付老年性骨质疏
松，使用激素，则是要冒着患
上癌症的可怕风险的。

因此医德高尚急人民群
众所急的医生，常常会语重
心长地奉劝患者，补钙最好
还是着眼于调整食物结构。
多吃富含钙质的食物，像牛
奶啦，肉类豆类啦，海产品
啦，据说小虾带壳吃最好。吃

什么补什么，历来是中国人
所信奉的，贫血的多吃南京
名特产鸭血粉丝汤；双腿乏
力爬不动楼梯的多吃猪蹄猪
爪；“下半身”力不从心的，
则大补鹿鞭牛鞭；脑子不够
用的，就多吃猪脑，灵长类的

猴脑当然更好啦。那么骨质
疏松，当然是得多啃肉骨头，

多喝骨头汤了。
钙片含钙量最高。但钙

却很难被人体吸收，因为钙
是脂溶性的，如果和鱼肝油、
深海鱼油之类的一起服用，
效果也许会好些吧。如果钙
片吞下去，很容易就被吸收

了，那么问题简直就太容易
解决了。事实上人体的引进
机制，常常是不够灵活，也不
太科学的。比方蜂王浆，如此
大补的天珍，吃到肚里，却基
本等于白吃。因为它一接触胃
酸，营养就被彻底破坏了。而

要让蜂王浆真正被人体所吸
收，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肛
门，直接注射到肠道里去。但
天天撅起屁股欢迎蜂王浆，操
作起来又实在是太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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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形色色“反伪”言论活

跃于媒体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
近日因在谈论陈晓旭之死时炮
轰中医，遭到多方人士质疑，并
在其新浪博客上被网友毒骂。

挨骂对何老师来说是件司
空见惯的事，从当年反对“人
体特异功能”为代表的伪人体

科学，到后来质疑那些邪教邪
功，何老师受到的涉及人身安
全的威胁，次数难以计数……
但每一次事后，差不多都证明
了何老师观点的正确。不过，何
最近这次的言论，确有冒犯和
非理性攻击的嫌疑。

“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
的！”“中医90％是糟粕，10％
是精华！”这类令媒体兴奋的
话，是挨骂的主要原因。何老师
的本意似乎是借陈晓旭去世这

件事，呼吁人们相信现代医学，
有病赶紧去治，千万别拖，而中
医历来疗程较长，对急病、重症
来说未必是理想选择。这番话应
该说是出于好心和务实，只可惜
说着说着，一高兴就说过头了。

病人拖延诊治时间这种事，
跟大夫医术如何是搭不上关系

的。再好的大夫，你送一个病情
恶化的人给他，照样无回天之
力。这样的事，中医西医全是一
样。借此抨击中医，实在过于情
绪化和武断。何老师不喜欢中

医，始于两岁时他父亲得伤寒亡
故。这也是他后来宣称“中医不
能科学诊断”的主要情感出发
点和心结之一。但何老师可能
忘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伤
寒即便是在西医那里，也是很
棘手的一个病，并不像他以为

的那样能药到病除。况且中、西
医本属于不同的医疗思维体
系，所谓疗效快慢、适用于体旺
体虚之人，其效果本来就是各
有所长，简单地扬西医而贬中
医，声称只有西医科学，无视中
国人曾有几千年靠中医延续种

族生存的基本事实，这已经缺失
了谈论科学时的冷静和理性。

至于“中医90％是糟粕，
10％是精华！”这话，其实倒是
最不值一驳的。首先这种“九
一开”，没有任何数据和权威
机构的调查作支撑；另外“糟

粕”与“精华”怎么区分，似乎
也是一个大问题。何祚庥早年
的专业是理论物理，后来又涉
足了一些科学哲学，中间没任
何接受医学教育的背景，以一
个外行“名人”的身份去大谈
中西医优劣，实在是一种不智。

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前不久在另
一篇文章里所说的：再大的专
家，一旦贸然对其它领域的事
发言，也有成为伪专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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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太好了，反而不好

意思说。说出来多么矫情。
就像姑娘太美了，反而

没人追求，因为总是觉得追
不到。美女的男朋友们丑的
居多，可能就是这些丑人没
有什么可以失去，索性放胆
一搏，结果刚好抚慰了寂寞

芳心。当然了，不能用没人追
求来反证自己漂亮，也有可

能是自己丑。
用 GOOGLE搜索关键

词 “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
人”，返回的结果是“苛伯报
道”的主持人史帝芬·苛伯。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同
意，但是恰恰说明这个自大

狂的节目确实相当具有影响
力。他说的道理都很好，但是
年轻人却觉得他酷，你要知
道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讨
好，美国有的教堂根据年轻
人迟睡迟起的作息来调整布
道时间表，他们照样不领情。

苛伯的方式就是相信他
的观众具有无敌的判断力，
他需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
某件事正在发生，不必由他
得出结论———他甚至故意得

出相反的结论。
所以，他用同样的大刑

伺候纽约 “不排人”（No
ImpactMan）———我 花 了
一周时间想它的中文译
名———所谓的“不排人”，就
是纽约有对夫妻，43岁的科
林，39岁的米歇尔，和他们
两岁的儿子、四岁的狗，计划

在一年之内不对环境造成任
何负面的影响。众所周知，简
略的环境发展史是这样的：
人们为了过得更舒服一点，
就把环境搞得快要崩溃了；
但是人类又不可能不舒服，
所以我们只好等着彻底无法

舒服。科林一家人就决定放
弃一些舒服，以证明未来不
会那么悲观。

当然任何一个城市动物
都不会相信科林一家的生活

可以完全“不排”。苛伯在节
目里一边质疑科林这一点，

一边疯狂地吃冰淇淋，浪费
纸巾———表示大爷我才不在
乎环境呢。科林的解决办法
是，他们将估量自己对环境
的负面作用，然后通过捡拾
垃圾，传播环保知识、种树的

方式，产出等值甚至更大的
“正面作用”。他们的博客，
你若有兴趣去看看，就增加
了他们的“正面作用”。

环境这种东西，说起来
挺无聊的，因为它太正确了。
如果不是苛伯的方式，我哪
里会愿意打开“不排人”的

博客，看了多少就有些所得，
“不排”有时候挺享受的，比
如每天坚持吃新鲜蔬菜（这
意味着你的冰箱的使用量减
少了）就是不排的一种；不

熬夜，早睡早起，更是又
健康又“不排”，因为这
样更多地利用了自然

光，减少了用电量———
不如建议有责任的媒体
做个“不排人”专题，我
们生活在城市当中，可
以很酷地环保，在不减
我们舒适的情况下，许
多随手习惯的改变都是

“不排”的一种。
有种更乐观的估计

是，其实很多人都在悄悄
地当“不排人”，只是不
好意思说，那样显得太像
好人了，那就像苛伯一样
吧，外表冷漠，内心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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